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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鋒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高度發展的今天，國家之間相互依賴的程度日益加深，

每一個國家的發展道路選擇和致力於和平、繁榮的努力都不可避免地深刻而又

廣泛地受到國際環境的影響。關於當前國際局勢和戰略格局的整體特點，2020

年 10月 26日至 29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深入

分析了我國發展環境面臨的深刻複雜變化，認為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

發展仍然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但機遇和挑戰都有新的發展變化。當今世界正

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國際力量對比

深刻調整，和平與發展仍然是時代主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深入人心”；但

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敏銳地指出，“國際環境日趨複雜，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明

顯增加”。1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公報對當前世界大格局的概括和描述生動、準

確和及時，為中國如何在變動的世界大格局中把握自己、塑造環境、提升實力

和堅持不懈地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提供了思想和理論上的堅實保證。

一、國際戰略大格局的含義

“國際戰略大格局”是明顯帶有中國色彩和烙印的用語，展示了判斷、認

1 《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在京舉行》，《人民日報》2020年 10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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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和甄別國際環境問題時具有戰略高度、全局視野和抓住國際形勢中心問題點

的“中國視角”。在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中，對類似問題的認識和分析往往使用

的是“國際體系”“國際秩序”或者“國際情勢”等用語。

從國際關係的專業視角來看，“格局”的主要含義是結構、模式，比如，

指代力量對比結構的“國際格局”。然而，與“國際格局”有所不同，本書

的中心概念——“國際戰略大格局”的基本性質並非某種結構，而是一種“安

排”，從這個意義層面來看，“國際戰略大格局”與“國際秩序”的含義更加

接近一些。從一定程度上來看，“國際戰略大格局”等同於“國際秩序”。然

而，本書之所以選擇“國際戰略大格局”而非“國際秩序”作為本書的中心概

念，原因就在於，“國際戰略大格局”概念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較為深刻，

反映了中國人特有的觀察和認識國際事務的方式方法，提供了一種探究國際問

題的中國視角。

早在冷戰結束初期，1993年國內有研究人員指出：“所謂國際戰略格局，

是指在世界範圍內充當主要角色的各個行為主體經過分化、組合及相互作用所

形成的一種結構和力量配置狀況。”1從中我們可以看到，在國際戰略格局的形

成過程中，主要大國之間的“相互作用”產生了不可或缺的推動力量，而這正

是“國際秩序”建立或變革所需的必要條件。國內學者對國際戰略格局的認識

豐富多彩。同濟大學軍事教研室主任張國清認為：“國際戰略格局，是指對國

際事務具有重要影響力的力量，在一定歷史時期內相互聯繫、相互作用而形成

的較為穩定的力量結構。” 2“國際戰略格局”包括“力量結構”，但是並不單

純是一種由國際體系當中主要大國之間的力量對比所形成的“結構”。值得注

意的是，在國際戰略大格局當中，主要大國存在“相互聯繫”和“相互作用”，

主要大國之間的這種“互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形成乃至改變國際秩序。從這

個層面來看，“國際戰略大格局”也包含了“國際秩序”以及在特定國際秩序

下國家之間互動的主要方式。具體來說，國際戰略大格局就是國際體系當中主

1 劉文祥：《從“中間地帶”到“三個世界”——探析毛澤東的國際戰略格局思想》，《湖北大學學報（哲

學社會科學版）》1993年第 6期。

2 張國清：《試論當代國際戰略格局多極化發展趨勢》，《軍事歷史研究》2009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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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大國通過“互動”和“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主要大國之間戰略力量的對比和

在力量對比基礎上的國際體系內有關衝突、合作、治理機制和國家總體關係特

徵在內的現有狀態。國際戰略格局的演變常常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和衝擊，如

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了國際戰略大格局。

二、新冠肺炎疫情與國際戰略大格局

2020年初，一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開始悄然改變世界的面貌，影

響了國際關係的發展進程，繼而影響到國際戰略大格局的發展和演變。習近平

總書記深刻地指出：“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

大流行使這個大變局加速演進，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保護主義、單邊主義上

升，世界經濟低迷，國際貿易和投資大幅萎縮，國際經濟、科技、文化、安

全、政治等格局都在發生深刻調整，世界進入動盪變革期。”1從習近平總書記

的重要講話當中我們可以認識到，新冠肺炎疫情對於世界的衝擊可謂是前所未

有的，它在很大程度上發揮了類似化學反應中“催化劑”的作用，促進了國際

戰略大格局的演變。

新冠肺炎疫情國際化是其在本質上作為一種全球性問題的外在表現。新冠

肺炎疫情作為跨國性傳染病是各國必須共同面對的挑戰。在當今全球化和信息

化的時代，雖然全球化的發展進程時有停滯，但是我們應該清晰意識到：全球

化的總體發展趨勢不可阻擋。這決定了國際社會各國需要正視伴隨全球化浪潮

而來的包括新冠肺炎疫情在內的全球性問題。

全球性問題所具有的顯著特點之一就是跨國性，僅憑一國之力難以有效解

決全球性問題。全球性問題的本質特性促使體系大國需要通過合作的方式共同

應對和解決。周方銀認為，國際秩序演變的重要內在機制之一就是“國家對於

其他國家的行為方式預期方面的重要變化”2。借鑒周方銀的這一觀點，我們認

1 習近平：《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 40週年慶祝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20年 10月 15日。

2 周方銀：《國際秩序變化原理與奮發有為策略》，《國際政治科學》2016年第 1期。



004 世界大勢：把握新時代變化的脈搏

為，從理論上來看，新冠肺炎疫情對國際戰略大格局的影響是：它促使體系大

國在“互動”和“相互作用”的過程當中傾向於選擇與其他大國進行戰略合作

的行為方式，並且產生一種重要的預期——認定其他大國也會作出同樣的戰

略選擇。由此，新冠肺炎疫情對國際戰略大格局的發展和演變產生了作用和影

響力。

新冠肺炎疫情國際化表明病毒性傳染病是人類從古至今的共同敵人，它也

是對世界經濟與和平生活方式的重大威脅，更是需要各國加強合作、攜手應對

的重大挑戰。新冠肺炎疫情的管控和最終克服，不僅是中國的事，也是世界的

事；不僅是中國的責任，也是國際社會共同的責任。新冠肺炎疫情本質上作為

一種全球性問題，是國際社會各國的共同挑戰，同時也是全人類的共同挑戰，

這需要體系大國在“互動”和“相互作用”的過程當中將大國合作作為戰略選

項。這不僅是國際社會抗擊和戰勝新冠肺炎疫情的共同需要，更是人類面對危

機時世界各主要國家需要展示的大國責任。

伴隨着全球化進程的推進，各種全球性問題亟待解決，從而引出全球治理

的問題。新冠肺炎疫情是目前國際社會所面臨的非常迫切的現實問題，由前文

的論述我們可以知道，全球範圍內新冠肺炎疫情的治理和解決需要體系大國選

擇戰略合作的行為方式，但是，在具體的合作行為當中，各國採取何種合作方

式來分擔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治理的責任，是當前國際戰略大格局的發展和演變

的關鍵變量。

在當前國際社會，主權平等仍然是居於核心位置的國際規範，主權規範正

在深刻地影響着各國的行為方式：主權規範要求各國不論大小強弱都是平等

的，各國都應該在國際事務當中擁有相同的權力，並且承擔起相同的責任。然

而，在全球治理領域，主權平等原則無法適用，原因在於各國在實際力量方面

存在着巨大差距，一般而言，小國或者弱國缺乏必要的經濟和軍事力量來參與

全球治理進程並且承擔相應的全球治理責任，因此，全球治理的責任主要由體

系大國來分擔。而體系大國在全球治理責任分擔問題上所採取的不同原則或者

說遵循的不同國際規範也會對國際戰略大格局的發展和演變造成不同的作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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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1

新冠肺炎疫情將給今後的世界政治和經濟局勢帶來重大改變。但改變的方

式，並不是新冠病毒，而是各個國家尤其是深受疫情侵害的主要國家的抗疫理

念和行動。新冠肺炎疫情通過改變各國的認知、觀念、預期以及行為方式，從

而影響國際戰略大格局的發展和演變。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國際戰略大格局演變

的路徑有兩條：其一，在觀念層面上，改變體系大國的認知、價值觀念，以及

對於其他體系大國行為方式的預期；其二，在實踐的層面上，直接影響和改變

體系大國的行為方式。

中國、美國是現行國際秩序當中至關重要的兩個大國，中美關係對現行國

際秩序的存續與否從某種程度上說具有決定性作用。中美兩國的“互動”和

“相互作用”對國際戰略大格局的發展和演變同樣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力。然

而，在近期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問題的全球治理實踐當中，從觀念的層面來看，

中美兩國尚未在新冠肺炎疫情治理的問題上達成戰略性共識，反而存在較大分

歧，這導致中美兩國圍繞新冠肺炎疫情治理問題無法在戰略上實現有效合作，

遑論進一步探討新冠肺炎疫情治理責任如何分擔的問題。這些局面不利於現行

國際秩序的穩定性和延續，甚至有可能造成現行國際秩序的“失序”，乃至走

向崩潰。從實踐的層面來看，美國的行為方式並未從“大國競爭”當中擺脫出

來，致使“中美戰略競爭”仍然沒有讓位於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共同治理。這

同樣不利於維護現行國際秩序的穩定，並且對國際戰略大格局的演變造成相應

的影響。

中國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始終呼籲全球共同協作，堅持倡導多邊合作，這

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實際體現。與之相反，特朗普政府沒有採納多邊主

義，而是堅持單邊主義行動。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為新冠肺炎疫情治理所提倡

的“理念”，以及中國行為方式背後所體現的原則，符合現行國際秩序的基本

規範和規則，有助於維護現行國際秩序，保持現行國際秩序的穩定，避免現行

國際秩序由於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衝擊而處於失序的狀態，因此，筆者認為，

1 閻學通教授對國際秩序當中“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的規範進行了分析。參見閻學通：《無序體系中

的國際秩序》，《國際政治科學》2016年第 1期。



006 世界大勢：把握新時代變化的脈搏

中國並非所謂的“修正主義國家”，而是現行國際秩序的“維護者”和“建設

者”。與中國不同，作為現行國際秩序的主導國，美國在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

全球治理進程當中並未承擔起與其國際“身份”相對應的國際責任。美國掌握

着非常大的國際權力，但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治理進程當中，並沒有發揮

與其巨大權力相稱的作用和影響力。事實上，特朗普政府奉行“美國優先”的

原則，把美國的國家利益置於國際社會的共同利益之上，視美國利益的需要來

選擇是否退出國際組織和機構，放棄了歷屆美國政府一貫堅持的自由國際主義

原則。在這樣的政策背景之下，美國政府在政策行為方式上選擇了單邊主義，

放棄了多邊主義。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美國是所謂的“修正主義國家”，

是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破壞者。

新冠肺炎疫情對全球經濟治理也構成了重大挑戰，對此，習近平主席指

出：“我們要致力於推進合作共治的共同開放。面對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挑戰，

不應該任由單邊主義、保護主義破壞國際秩序和國際規則，而要以建設性姿態

改革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更好趨利避害。要堅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

維護以世界貿易組織為基石的多邊貿易體制，完善全球經濟治理規則，推動建

設開放型世界經濟。”1習近平主席的這番講話充分闡釋了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

經濟體在後疫情時代的全球經濟治理進程當中所堅持的合理的立場和原則。

新冠肺炎疫情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戰略論斷的生動體現。新冠肺炎疫

情的全球傳播，造成了全球公共衛生和健康危機。疫情在世界各地暴發所導

致的居家隔離、封城等抗疫措施的實施，造成了全球經濟的顯著衰退，激化了

社會矛盾，影響國家政權的穩定，並在部分地區造成了地緣政治新的對立和衝

突。新冠肺炎疫情對於國際秩序的影響涉及很多方面，包括國際安全、經濟、

政治，可以說，新冠肺炎疫情對於國際秩序的影響是全方位的。國家建立國際

秩序的根本目的是，通過國際制度進行多邊合作，在最大程度上實現各國最大

的共同利益。因此，多邊主義是當前國際秩序的基本原則之一，是國家在國際

秩序當中尋求合作的基本行為方式。全球性問題，如新冠肺炎疫情的解決，需

1 習近平：《在第三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人民日報》2020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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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各國進行多邊主義的合作。

2020年 8月 29日，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在巴黎同法國外長勒德里昂

舉行會談時表示，此次歐洲之行，與各國達成的最大共識就是要堅持多邊主

義。多邊主義是絕大多數國家特別是中小國家的安身立命之本。當前，單邊主

義不斷抬頭，一些國家無視國際協議，拒絕履行國際義務。如果沒有多邊主

義，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建立的多邊主義機制和國際秩序將受到嚴重破壞，中

小國家將遭受到巨大衝擊。在此形勢下，中法作為負責任大國，應積極倡導

踐行多邊主義。一要堅持多邊理念。雙方應利用各種場合積極倡導多邊主義，

抵制單邊主義行徑，讓堅持多邊主義成為國際社會的共識。二要採取多邊行

動。中方支持法方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繼續發揮領先作用。中方已提前實現

2020年減排目標，正積極研究下一步計劃。雙方要相互支持辦好 2021年昆明

《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和馬賽世界自然保護大會。三要遵守

多邊協議。到處“退群毀約”等單邊主義行徑不得人心。中法應在國際事務中

加強協調合作，維護好伊朗核問題全面協議等國際協議和多邊外交重要成果。

四要強化多邊機構。聯合國是支持和踐行多邊主義最重要的平台，雙方應支持

聯合國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應有的核心作用。1

中法兩個體系大國在倡導多邊主義的價值觀念以及堅持多邊主義的行為方

式方面達成了重要共識，這無疑有助於維護國際秩序和國際戰略大格局的穩

定。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這兩個層面，中法兩國的共識還

涉及多邊主義的協議和機構層面。這賦予了多邊主義更加完整的意義和內涵，

使得多邊主義接近一個完整的體系：多邊主義不僅僅是我們一般所理解的作為

國際秩序基本規範的一種理念，事實上，我們看到，中法兩國通過實踐已經把

多邊主義的理念轉化成具體的國際行為，發揮出了中法兩國作為體系大國對於

國際事務應該具有的影響力。因此，從多邊主義的角度來看，中法兩國倡導踐

行多邊主義對於國際秩序和國際戰略大格局的意義就是：促進了除主導國美國

以外的其他體系大國作為重要的戰略力量的地位提升，這在某種程度上可以促

1 《王毅提出倡導踐行多邊主義的四點主張》，新華網 2020年 8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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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全球力量的分配”趨於相對而言較為“均衡”的狀態，促使“國際力量的

對比”趨於相對平衡，這有助於限制美國單邊主義國際行為，降低美國“退群

毀約”對國際秩序造成的消極影響。

在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治理進程當中，中國提倡的諸如“多邊主

義”“人類命運共同體”等價值觀念，以及中國遵循這些合理的價值觀念表現

出來的行為方式會得到國際社會大部分國家的認同和支持，這能夠促進中國作

為一支重要的戰略力量在國際戰略大格局當中相對於其他戰略力量的地位和排

序的上升，這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中國對於國際秩序以及國際戰略大格局演變

的影響力，有助於國際社會其他國家對於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理解。與

此同時，雖然美國仍然是國際體系當中強大的國家，但是，由於美國選擇“單

邊主義”“美國優先”的價值觀念以及行為方式，把美國一國的國家利益置於

國際社會的共同利益之上，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國際社會大部分國家對於美

國行為方式的認同和支持，使得美國的“軟權力”遭到削弱，這些因素將會降

低美國在國際戰略大格局當中的影響力。

三、中國與國際戰略大格局的演變

就“中國與國際戰略大格局”問題而言，當前，國際戰略大格局最為顯著

的變化就是中美戰略競爭關係的升級與惡化，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衝擊。

2020年暴發的新冠肺炎疫情並沒有如同人們想像的那樣使得中美這兩個體系

大國從“中美戰略競爭”的狀態當中擺脫出來，轉而藉新冠肺炎疫情之機在戰

略合作問題上達成共識。相反，新冠肺炎疫情加劇了“中美戰略競爭”，促使

“中美戰略競爭”不斷升級，促使美國不斷對中國進行戰略擠壓，大大惡化了

中美關係，為國際秩序和國際戰略大格局的發展和演變帶來影響和衝擊。新冠

肺炎疫情與“中美戰略競爭”這兩個因素相互交織、相互作用，共同影響國際

戰略大格局的演變。

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國持續蔓延，特朗普政府不僅持續為自己失敗的抗疫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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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向中國“甩鍋”，更擔心疫情可能成為改變美中力量對比、有利於中國和平

崛起的“戰略機遇”，於是開始了一波接一波的對華打壓和遏制。新冠肺炎疫

情成了美國對華實施瘋狂“報復戰略”最突出的國內政治和政策需要。具體而

言，特朗普政府的“中國攻勢”從貿易戰、科技戰、媒體戰、人才戰擴大到在

南海挑事，甚至圍繞香港問題可能觸發的金融戰。究其原因，美國如此打壓中

國，說到底是華盛頓的反華鷹派依仗美國單極霸權的權力優勢，企圖在美國依

然保持對華顯著力量領先之際“打疼”中國。這種在人權、自由和規則口號下

赤裸裸的權力邏輯還會繼續膨脹。

新冠肺炎疫情的衝擊使中美關係變壞，而且在繼續變得更壞。隨着中國和

平崛起進程的延續，中美實力對比開始出現決定性的變化，中美兩國仍然處於

傳統意義上的大國之間的地緣政治競爭當中，更準確地說，中美關係仍然處於

地緣政治的大國競爭這種傳統範式當中。不論是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印

太戰略”，抑或是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都屬地緣政治大國競爭的範式，

這對於國際戰略大格局的意義在於，它使得國際戰略大格局成為大國競爭的

產物。

新冠肺炎疫情嚴重惡化了美國的對華政策，從而影響和實質性破壞到中美

關係原本可以既競爭又合作的關係軌跡，成為大國間戰略競爭深化、對抗升

級的重要催化劑。新冠肺炎疫情本身並不是推動國際戰略大格局演變的根本原

因，主要大國之間關係的變化才是國際戰略大格局發展和演變的內在機制。更

進一步來說，主要大國之間關係的變化可以分為兩種類型：一是主要大國之間

的力量對比發生變化，這在很大程度上表現為：國際格局的轉變有可能會促使

國際戰略大格局和國際秩序進行調整甚至重建，原因就在於，主要大國之間的

力量對比發生變化之後，主要大國之間的利益安排方式也會隨之進行調整或者

變革。二是主要大國之間的“戰略關係”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這在很大程度

上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從雙邊關係的層面來看，主要大國之間的“戰略

關係”在“戰略競爭”“戰略合作”“戰略對抗”等不同關係模式之間的轉變有

可能會導致國際戰略大格局和國際秩序進行調整或者變革；另一方面，從多邊

關係的層面來看，主要大國之間的聯盟關係的變化也有可能會引發國際戰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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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局和國際秩序的變化。

新冠肺炎疫情是促使美國改變對華外交政策的重要原因。美國國內政治進

程的因素在美國對華政策轉變當中發揮作用，並且具體指出了美國反華鷹派作

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在推動美國揭開“中美戰略競爭”進程的序幕，進而實

施對華打壓和遏制的政策當中所扮演的角色。對於這個問題，筆者在前面的論

述當中已經略有提及。筆者認為，新冠肺炎疫情對於中美“戰略關係”的重大

變化而言，是作為一種外部條件而存在的，並非根本原因，實際上，國際格局

的形勢以及中美兩國各自國內政治進程因素是導致中美兩國進入“戰略競爭”

狀態的根本原因。其中，國際格局的單極形式以及美國國內政治進程是現實存

在的，並且是正在發揮作用的兩個因素。

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宣告了冷戰的結束，與此同時，這也標誌着美蘇兩極

格局的終結。在蘇聯解體之後，美國成為國際體系當中唯一的超級大國，就此

時美國的實際力量而言，國際體系並不存在能夠與美國相匹敵的國家，美國的

實際力量與其他任何大國之間都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在這種國際力量對比的宏

觀背景之下，國際格局明顯呈現出單極的特徵。

在美國主導的單極格局之下，美國擁有“單極霸權的權力優勢”，而美國

正是憑藉這種“單極霸權的權力優勢”對中國進行打壓和遏制。

實際上，在冷戰之後，美國外交的主要目標就是維護美國單極霸權。筆者

在這裏使用“單極霸權”的提法，原因就在於冷戰結束之後的單極格局與美國

的全球性霸權地位之間存在比較特殊的關係，這種特殊關係的主要表現就是：

其一，從單極格局的產生過程來看，其是由冷戰時期的美蘇兩極格局演變而

來的，蘇聯作為一個超級大國從內部開始解體，這在客觀上導致了美國成為後

冷戰時代唯一的超級大國，由此，冷戰時期由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共同主導的兩

極格局轉變為美國主導之下的單極格局；其二，從美國霸權地位的發展軌跡來

看，冷戰結束之後美國無可匹敵的實際力量賦予了美國巨大的權力優勢：美國

擁有巨大的體系性權力，與此同時，美國憑藉其遍佈全球的聯盟關係網絡，在

國際戰略大格局和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當中佔據支配地位，美國主導了國際戰略

大格局和國際秩序的發展進程，從而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對其他國家的國際行為


